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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诗学的建构： 贾平凹小说“审美”语言创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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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贾平凹小说的笔墨语言携带着旧世遗风， 通古贯今， 借古老的诗意叙说日常生活经验， 兼具古典与现代美学

的双重暗影。其语言文白相间， 自然流露， 长短错落， 轻重相间， 软硬兼备， 其节奏、 韵律、 色调、 质感、 旋律等经过搭配转

换后， 在古典与民间、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以古雅朴拙、 寻趣尚寂和神韵幽玄为主的语言风格， 成为彰显中国气

派、 中国韵味与中华民族精神蕴涵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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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Poetics： Theory of “Aesthetic” Language Creation 
in Jia Pingwa’s Novels

ZHAO　Xueli， ZHONG　Hai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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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nguage of Jia Pingwa’s novels carries the remnants of the old world， connecting the 
past and present.  It narrates everyday life experiences with ancient poetic expressions， embodying a dual 
shadow of both classical and modern aesthetics.  The language blends classical and vernacular styles， flowing 
naturally with varied lengths， weights， and rhythms.  Its cadence， melody， hues， textures， and tonalities， 
after being arranged and transformed， gradually establish a language style characterized by ancient elegance， 
simplicity， a pursuit of quietude， and profound charm in the fusion of classical and folk， tradition and moder⁃
nity.  Th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spect in showcasing the Chinese style， flavor， and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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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语言？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中国汉字

有三美： “意美以感心， 一也； 音美以感耳， 二也； 
形美以感目， 三也。”［1］3 语言声调的抑扬顿挫、 节奏

的高低起伏、 韵律的和谐相生， 共同推动了语言风

格的形成。语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作家作品的文气、 文风往往通过语言的节奏、 韵
律、 质感等孕育而生。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谈

道： “一般都把语言看作只是表现形式。语言不仅

是形式， 也是内容。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

在、 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 是本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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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

想。”［2］82 阅读文章时， 首先被感染的是语言， 其次

是内容， 最后是思想。语言的基础是遣词造句， 通
过语感、 节奏和韵味的深化， 彰显语言的摇曳多

姿， 以形成如火或如水一般的语言风格。

文学研究中， 语言是研究本体， 从语言入手， 
解读作家作品中的语言搭配技巧， 不失为一种拓展

文本研究范畴的新思路。众所周知， 贾平凹是典型

的文体家， 致力于在新的语境下重启中国古典思想

审美范畴， 其作品语言跳跃， 意象繁杂， 句子长短

不一， 或简洁短促， 或反复冗杂， 叙述节奏急促又

缓慢前行， 如山泉跳跃着向前， 却又遇阻而回旋， 
不停地打着漩涡前进。长期以来， 贾平凹逐渐形成

了以古雅朴拙、 寻趣尚寂和神韵幽玄为主的语言风

格， 不断开显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蕴涵， 承载着人物

的成长起伏和历史的兴衰变化， 蕴藏着现实社会人

生的光明、 黑暗和万千生命风景。

1　古雅与朴拙之“风”

“古雅”一词在中国美学中由来已久， 于唐代初

现锋芒。王昌龄《诗格》提出“古雅”［3］181 是诗歌的审

美取向之一， 接近“风雅”一说； 皎然《诗式》主张

“高逸”［4］69， 尚雅卑俗， 与“古雅”相通相近； 司空图

《诗品》推尚“高古”［5］10， 包含着“古雅” “古朴”的审

美意味； 张炎《词源》标举“雅正”［6］， 追求“清空” 
“古雅”之风。此后， 诸多诗词理论家在继承前人观

念的基础上， 推崇“古雅”之境， 鄙弃卑俗， 直至近

代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提出“古雅说”， 
正式将“古雅”作为一种美学范畴： “故古雅者， 可
谓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优美及宏壮必与古

雅合， 然后得显其固有之价值， 不过优美及宏壮之

原质愈显则古雅之原质愈蔽； 古雅之原质为优美及

宏壮中不可缺之原质， 且得离优美宏壮而有独立之

价值。”［7］617-619 在历代文论家看来， “古雅”意趣高

远， 崇尚高古， 通古贯今， 既有对高尚境界之追求， 
又有通变立新之精神。刘成纪《释古雅》谈道： “古

雅是人的历史知识、 历史情感以感性形式获得当下

的审美表现，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将遥远的历史拉入

人生现场， 为空间性的现实生活植入了历史和时

间。诗文中的古雅涉及历史情感， 书画中的古雅涉

及历史形象， 器物的古雅则涉及历史元素对人现实

生活的介入。”［8］ 可见， 诸如历史情感、 历史形象、 
历史元素皆是历史向现实的摄入与延展， 从外部到

内部， 从内部到外部， “古雅”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

中有着重要意义。

古雅之风自古流传已久， 古典诗词的当代传承

在新时代文学中也有所呈现， 不断彰显中国人的精

神追求， 感受生命情感的碰撞， 进而修身养性， 涵
养身心。贾平凹身上有着浓厚的士大夫气， 纵观其

创作历程， 始终绕不开“古雅”二字， 文人风骨尽

显。中国古代的诗文往往是古人记述人事、 世事之

作， 超然于世之人不多， 故大多借诗抒发情感， 言
世事之变， “古雅”之风在贾平凹作品中亦可见之。  
《高老庄》里迷糊叔反复吟唱诗词： “黑山哟白云湫， 
河水哟往西流， 人无三代的富哟， 清官的不到哟

头。”［9］41 字数、 句数固定、 整齐， 增强了语言的韵律

美与节奏感， 添加“哟” “往” “的”等字使得上下押

韵， 对仗工整， 对称和谐， 读来朗朗上口， 古韵十

足。  “人无三代富”源自杨文奎《儿女团圆》： “人无

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10］156 意为顺达的人生不会千

日延续， 人的青春短暂， 比喻好景不长或友情难以

持久。  “清官不到头”源自冯惟敏《僧尼供犯》： “奉

公守法当如此， 争奈清官不到头”［11］47。意为清官不

同流合污， 必遭同僚排挤， 官位难以保全。迷糊叔

以疯癫形象出场， 借助富有哲理性的古诗词， 声声

叩问世间的因果循环。此首花鼓词在关键时刻反

复出现， 回环往复的旋律营造听觉上的美感， 伴随

着情感的回环往复， 暗喻人生命运之起伏， 世事之

无常， 警醒世人万事万物有因必有果。  《山本》中

麻县长办公室墙上挂着他手写的条幅： “云开见山

高， 木落知风近， 亭下不逢人， 夕阳淡秋影。”［12］38 
此诗出自明代卞同的《倪云林画》， 意在赞赏倪云林

山水图天真幽淡、 疏朗有致的绘画技艺。后记中提

道： “真如倪云林所说： 生死穷达之境， 利衰毁誉之

场， 自其拘者观之， 盖有不胜悲者， 自其达者观之， 
殆不值一笑也。”［6］523 贾平凹以诗代言麻县长的旷达

之境， 解决了井宗秀一案， 为井宗秀未来的发迹道

路埋下了伏笔。诗歌的出现映射着麻县长的为人

处世态度。麻县长文人出身， 自喻为秦岭的一棵树

或一棵草， 将书房命名为“秦岭草木斋”， 自然对颇

具古雅气息的山水画作格外偏爱。麻县长被井宗

秀架空权力后， 沉醉于秦岭的山水草木， 与王喜儒

晚 饭 后 闲 聊 时 吟 道 ： “ 秋 波 红 蓼 水 ， 夕 照 青 芜

岸。”［6］329 此句出自白居易的《曲江早秋》： “秋波红

蓼水， 夕照青芜岸……我年三十六， 冉冉昏复旦。

人寿七十稀， 七十新过半。且当对酒笑， 勿起临风

叹。”［13］83 诗词歌赋带来音节之美与节奏之缓， 以抒

119



2026 年第  1 期中 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情言志之举， 寓意人的精神气质和人生感悟， 可见

古雅之诗折射出人生与宇宙的丰富与精妙。

贾平凹深谙古典传统， 古雅之文常现于现代语

词之间， 儒释道气息十分浓厚。如《高老庄》中， 西
夏回乡后记录各类碑文， 如清代石碑《农家四季》： 

“春季事如麻， 请坐一杯茶， 有话早开言， 吾好布生

涯。播种有迟早， 各宜依时下， 务农本争春， 节令

趁勿差。夏季正耕耘， 闲情少关心， 时来不可误， 
苗从何处生？刈麦兼晚种， 栽插桑蚕纷。……”［5］52 
碑文种类繁多， 涉及地方志、 学术志、 道德志、 历
史志、 家族志等。碑文内容多为忠臣、 孝子、 节妇、 
烈女， 与儒家伦理“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

纲”相呼应， 可见“忠孝节烈”作为儒家道德观念的

影响之深远。贾平凹借鉴儒家的思想教义， 以器物

为载体将古雅流畅的古文顺势融入故事之中， 与主

人公子路的儒家文化人格相对应， 通过器物上的历

史语言将历史元素介入现实生活， 以古证今。  《古

堡》中道长为解答光大和小梅的婚事是否合适的问

题， 引用《道德经》阐释现实问题， 以古答今： “故有

无之相生， 难易之相成， 长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倾， 
音声之相和， 前后之相随。夫妻生活， 便也是一个

哭 的 ， 搭 一 个 笑 的 ， 一 个 俏 的 ， 配 一 个

拙的。……”［14］369 《山本》中亦频繁出现佛禅经文教

义， 如《地藏菩萨本愿经》： “……是善知识， 提携接

手， 引出险道， 免诸恶毒， 至于好道， 令得安乐， 而
语之言： 咄哉迷人！自今以后， 勿履是道。此路入

者， 卒难得出， 复损性命。……”［6］489 借宽展师父携

带的教文阐释井宗丞死亡事件， 借佛禅经典暗喻人

生道路的规避之法。当小说上下文之间插入古文， 
此种话语引发突兀效果， 造成了语言节奏的断裂， 
节奏突变后， 听觉上张弛有度， 骤起骤歇， 人物情

感跃然纸上。古雅诗文的象征义， 儒道禅语的历史

诗意， 以及生动活泼、 幽微深杳的意趣， 常于电光

火石间令人醍醐灌顶。贾平凹小说对古雅诗文的

吸纳与传承， 与同时代作家相比， 占比颇多， 往往

以历史情感抒发现实意识， 重新激活历史以获得当

下的审美表现， 将现实生活植入历史的空间， 感受

远古与当下之间的精神穿越。

诗文背后的情感传递还需要语言节奏的巧妙

设置， 贾平凹小说语言节奏的安排常表现为长句慢

节奏， 短句快节奏， 长短句交织， 流畅变化的节奏

体现了语言的流畅性和律动感。早期作品《小月前

本》 《山地笔记》 《月迹》 《腊月·正月》等， 语言细腻

从容， 古雅气息浓厚。以《小月前本》为例： “山窝

子里， 天黑得早。从一块一块碎石板铺成的街面

上， 眯眼儿一看， 高高低低的瓦槽， 短墙头， 以及

街外纵横交错的土路， 田地， 河岸漠漠的沙滩， 一
丝一缕袅袅升腾的白气， 渐渐地软下去， 看不见

了。”［8］1此种句式长短句字数不一， 简素干净， 语词

凝练。伴随着视线的转移， 由远及近， 由近及远， 
既非优美， 又非崇高， 介于两者之间， 恰为古雅之

风。  “语言的长短、 轻重、 软硬这些东西， 完全取

决 于 气 ， 要 描 述 人 或 物 时 的 情 绪 的 高 低 、 急
缓。”［15］55 语句的疏密长短， 情感的粗细繁简， 情绪

的高低起伏， 都需要依靠灵活的语言节奏来实现， 
如活泼大胆的小月： “这牛喂得着吗？病得这个样

子， 不如早早出手卖了， 倒落得省心。”［8］18 保守落

后的王和尚： “你们年轻人做庄稼， 心都太浮。牛

耕地就说是不深吧， 它可以推磨拉碾， 可以踏粪； 
没 有 粪 种 甜 地 不 成 ？ 往 后 谁 也 不 许 弹 嫌 我 这

牛！”［8］18 聪明能干的门门： “喇叭是铜锅是铁， 他谁

能把我怎么样？”［8］41 老实憨厚的才才： “以后你就是

再有钱， 在家咋吃咋喝都行， 出去却要注意哩， 在
人面前夸福， 会招人忌恨呢！”［8］41 人物性格借助语

言之气得以活灵活现地呈现， “朴拙”气息也愈发

浓厚。

语言为人物服务， 以人物品性和生活经验为主

轴， 掺杂本来面目的语言， 是为“朴拙”， 并通过情

绪表达喜怒哀乐与世态冷暖。中国艺术讲究“拙”， 
如画家迷恋枯笔焦墨， 诗人以拙句为奇作， 匠人以

粗朴成雅器。正如老子主张见素抱朴， 反朴归真， 
大巧若拙， “朴拙”作为美学境界是崇尚天真， 反对

过分雕琢， 追求厚实朴拙的境界。贾平凹曾说： 
“我一直热衷写作中大的意象和其实的写实， ‘法自

然’就是让人读了书坚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可温可

听可触， 而这一切又都是一个大的意象， 将读者的

思维引向‘大荒’境界。但我的能力还是有限。”［16］ 
贾平凹擅长以人物语言塑造人物性格， 坚持“法自

然”， 避开陷入陈旧仿古的文字陷阱。当人物出场

时， 语言服务于人物性格， 古雅中穿插着朴拙， 朴
拙中又不失古雅， 根据情境各有偏重。以《秦腔》中

赵宏声与引生、 夏天智的两番对话为例：

我用一撮鸡毛粘了颧骨上的血口子在街上走， 
赵宏声在大清堂药铺里对我喊： “引生， 急啥哩？”

我说： “急屁哩。”赵宏声说： “信封上插鸡毛是急

信， 你脸上粘鸡毛没急事？进来照照镜子看你那熊

模样！”

赵宏声立即取笔拿墨给他写了， 说： “我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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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夏风在省城结婚了， 还想着几时上门给你老贺喜

呀！明日待客着好， 应该在老家待客， 平日都是你

给大家行情， 这回该轮到给你热闹热闹了！”夏天智

说： “这就算我来请过你喽！”［17］2

赵宏声是药铺大夫， 是清风街上的能人， 与人

说话懂得周旋， 应对着不同类型的人物， 与引生之

类的人说话简单粗暴直接， 口语词多于官方话， 与
夏天智之类的人说话则打官腔， 距离感十分明显， 
彰显身份的差距。其语言拙近天真， 朴近自然， 顺
应本性， 粗糙简陋， 符合人物形象。武林喝醉后说

到： “啊都， 都， 都说引生是疯子， 引生不， 不， 不
疯， 疯么！啊， 啊， 我惹你？你， 你， 你是疯子， 
不， 不惹， 啊惹！”［11］4 喝了酒的人说话断断续续， 语
不成句， 语气混乱， 语言节奏的把控推动人物行为

的发生， 真实感和亲切感油然而生。小说中感叹式

的韵律词如“啊， 哩， 哎呦， 哎呀， 天哪”等， 使得语

言具有了韵律美和节奏美， 情感起伏波动显得绵密

谐和， 声音的拉长和缩短各有技巧， 散发出语言长

短的魅力。贾平凹笔下的引生、 狗尿苔等人物有着

童子之心， 拙朴之言体现的率真自然、 天性本真， 
正是人格气节的写照。再如《高老庄》 《古炉》 《带

灯》等作品中各种“村斗” “武斗”场景的语言描写， 
语言变化速度渐快、 力度渐强、 密度渐大， 其节奏

呈现出重音渐多、 停顿渐显、 语调渐曲的变化趋

势， 在由张渐弛、 由弛渐张的叙述秩序中， 从节奏

运动的水平发展走向坡状发展。朴拙气息的武斗

场景语言， 引发身临其境般的紧张刺激感， 未经雕

琢的语言往往真实生动且形象。正所谓大巧若拙， 
虽然原质可能笨拙粗糙， 甚至是丑陋的， 但却是天

工之巧， 唯其笨拙， 更见出自然性。

贾平凹的小说语言艺术在对古典的继承与创

新上别具一格， 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摹从粗略到细

化， 从古雅到朴拙， 从镂空到绵密， 不断探索新的

语言表达方式， 选取更开阔的叙事视野， 下笔越来

越灵活自如， 最终达到物事与人事、 古典与民间合

二为一的艺术效果。语言文白相间、 虚实相生， 其
节奏音韵的高低、 快慢、 强弱、 急缓、 轻重经巧妙

搭配，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融合转换， 推动了古典语

言资源的现代转换， 实现了文学语言的古典与现代

经验的交流与借鉴。如《老生》兼具《山海经》的古

雅与历史故事的朴拙， 自然脱俗， 物事与人事的巧

妙布局增添了文章的趣味性和新奇性， 拨开《山海

经》的迷雾后豁然开朗， 浑然一体的旋律更为灵动

自然， 疏密快慢的语言节奏安排， 使得文章如行云

流水般淋漓尽致。再如《带灯》中， 特殊的“信”使用

各种长句， 辞藻绮丽， 情感喷涌而出， 丰沛的情感

依托于田野间寻找安宁， 给元天亮的“信”与乡镇日

常生活相融合， 雅俗之美和谐共生。语言不断敞

开， 现实世界的自然状态、 人文状态、 生命状态等

姿态横生， 万千众生相纷纷呈现， 极富弹性的语言

勾勒了文章的气韵虚实和高低起伏的情绪波动。

语言往往体现出作家的文化积淀。沈从文的

语言隔着朦胧的面纱， 建构出湘西梦境； 阿来的语

言自然奇崛， 透显朴拙的诗意； 格非的语言回归传

统， 古典传奇色彩颇丰； 贾平凹的语言随物赋形、 
一气呵成、 无所拘束， 于所当行处且行， 于所当止

处且止。贾平凹不断寻找新的语言写作模式， 以适

应历史浪潮下人类生存境况的变迁。从早期稚嫩

语言富有传统气息， 到中期语言古朴雅拙， 再到后

期语言照亮理想梦境打破后的现实镜像。他的小

说寻求恣意洒脱， 观照宇宙自然万物， 追求整体人

生的审美境界， 沉迷于生活与艺术的协调统一。雅

俗共赏是贾平凹小说语言的典型特征。其语言独

树一帜， 不受传统真善美观念的束缚； 与历史、 现
实的距离或远或近、 或深或浅、 或有或无， 避开边

界障碍， 以一鼓作气的姿态释放语言的无穷魅力。

故而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引起巨大争议便不足为奇， 
其语言古雅与朴拙交替出现； 其韵律起落不定、 琐
碎凌乱； 其语言节奏洋洋洒洒， 却在行文至最后时

戛然而止， 巨大的空洞和失落涌上心头， 令人回味

无穷。

2　寻趣与尚寂之“味”

在雅与俗的融合过程中， 雅中求俗和俗中求雅

的审美语言带来的精神愉悦和审美感受， 衍生出

“趣寂”之意味。在中国传统审美范畴中， “趣”包括

旨趣、 情趣和美趣， 是审美主体在精神上获得的审

美感受， 是作品中审美情趣的感性显现。  “寂”在

日本审美范畴中作为“自然即美”的精神指向， 指
“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的一种呈现，是人在自由化

精神状态下所感受到的一种精神上的孤幽和寂寥， 
同 时 也 是 审 美 主 体 内 在 生 命 智 慧 和 能 量 的 流

露”［18］。两者面向不同的历史世相， 与各民族的审

美观念相关联， 却都具有东方民族审美情趣的性

质， 寻“趣”和尚“寂”也成为显现诗性色彩的艺术形

式。正如叶朗《艺术形式美》中提道： “当艺术的感

性形式诸因素把艺术内容恰当地、 充分地、 完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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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来， 从而使欣赏者为整个艺术形象（艺术意

境、 艺术典型）的美所吸引， 而不再去注意形式美

本身时，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形式美。”［19］ 文学作品

中语言句式的变化表现出形式的美感： 长句缓慢低

沉， 短句紧促激昂， 文章整体的节奏变化凝结为

“气”， 以气贯之， 读来别有一番滋味。通过语言打

造的艺术形象、 意境和典型， 表达的是一种审美， 
其中包含着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交流与碰撞， 形
式与内容融合后的“美”才是真正的艺术美。

文学作品中的节奏分声音层、 画面层和情感层

三个方面。声音层面音调抑扬的组合， 字词句之间

的停顿和反复， 押韵等， 构成了声音的节奏， 平仄

协调的声调美， 生发节奏美感。画面层通过景物的

承续、 流转和跌宕等， 构成了画面的节奏。如《山

本》中的某处环境描写：

入了冬， 涡镇只有两种天气， 就是刮风和不刮

风。不刮风的时候， 雾就罩着， 家家烧饭的烟和烧

炕的烟也贴着地面， 人一走过， 就上身， 像是着了

火。一旦刮了凤， 风就带哨子， 街道上的尘土唰唰

地往一边吹， 像流过的水， 更像无数的蛇在蹿。所

有的树都落了叶， 树皮越发地黑， 唯独那些柿树上

还零星地挂着柿子显得格外红艳。这样又过去两

年， 到了秋季， 秦岭里有一股蝗虫从西往东飞， 遮
天蔽日的， 一旦落地， 咬噬声像河里发洪水， 顿时

成片成片的庄稼就都没有了。［6］26

“罩着、 贴着， 着了火、 刮了风、 落了叶”等动

词和助词的搭配以动态美取代静态美， 将尘土飞扬

比喻成流水蛇蹿， 蝗虫之多如同洪水过境， 夸张的

比喻栩栩如生， 不受语言长短限制的书写， 语句之

间紧凑中带有舒缓， 舒缓中带有跳跃， 跳跃中带有

动静， 动静中彰显生活旨趣。零散、 随意、 琐碎， 
又兼具轻快、 流动、 明朗， 大巧若拙， 朴稚之言， 趣
味之丰， 人之趣、 物之趣、 天地之趣得以自由敞开。

贾平凹持守着万物有灵、 敬畏天地的信念， 其创作

塑造鲜明之象， 打造灵动之趣。自然万物的生存经

验和生命体验以“天人合一”的状态呈现本真态势， 
自然人文风景的刻画不拘泥于形式美的限制， 日常

生活场景描摹的生动活泼， 朴拙的语言趣意恣生。

如《山本》中麻县长让井宗秀和杜鲁成分别用形容

词说出三个动物， 两人各自说道：

龙、 狐、 鳖， 龙是神奇之物， 云从龙， 变化升腾， 
可大可小。狐漂亮， 聪慧， 有媚。鳖能忍， 静寂， 要
么不出头， 要么咬住什么了天上不打雷不松口。

涡镇上驴多， 我说驴， 驴可怜， 它和马生的儿

子， 儿子却姓它的姓而是骡。再是牛， 牛犁地哩， 
推磨哩， 戴上牛笼嘴不让乱吃， 戴上暗眼不让胡

看， 生前挨鞭子， 死了皮蒙鼓， 还要鼓槌敲。但驴

和牛都犟， 还有狗， 狗忠诚得很， 我爹在世的时候

养过一条狗， 我爹一死， 它十天不吃不喝就在我爹

坟头上哭。走狗走狗就是它能走。而且给它一根

骨头它不停地嚼， 没肉的， 就好那个味儿。我还想

说鸡， 说母鸡， 母鸡整天吃草屑哩， 吃沙子哩却下

蛋， 你不让它下它憋得慌。［6］38

麻县长以动物测究用人之法， 龙、 狐、 鳖之于

井宗秀， 驴、 牛、 狗之于杜鲁成是自我评价、 外部

评价与真实本性的类比。井宗秀自信自强， 心怀远

大抱负； 在外人眼中， 长相秀气， 聪明过人； 实则

内心坚忍， 内心能忍， 做事坚定不移； 杜鲁成心地

善良； 在外人眼中， 老实能干； 实则为人忠诚。上

述语言简约鲜明， 字少意丰， 通俗化的口语形简神

丰， 暗含对人物性格的观察， 对现实的观照， 以动

物暗喻人的性格特征， 一一对应， 颇有生活意趣。

贾平凹在语言观念和语言实践上， 游刃有余， 举重

若轻， 持以开放、 开拓而非固守、 封闭的姿态进行

词法句法的安排与布置， 如长句变短句， 短句变长

句， 长短句穿插， 让语言表达显得不枯瘠、 不穷酸。

其语言节奏有时急转直下， 从高雅雅致之古言转至

生动活泼之乡言， 使得生命个体得以享受天地之自

由， 感受万物之趣。

“寂”在日本传统美学中， 受自然观的影响， 被
视为“自然即美”的审美意识， 是一种寂寥、 孤绝、 
静寂、 枯淡和朴素的美。中国的禅宗美学思想传入

日本后， “寂”与禅宗的“空”意识相融合， 逐渐形成

“空寂”的审美观念， 后“闲寂”从“空寂”中分化出

来， “‘空寂’主要以幽玄作为基调， 表现为苦恼之

情， 情绪性比较强， ‘空寂’最主要的体现是千利休

茶道精神的审美情趣； ‘闲寂’主要以风雅作为基

调，表现为寂寥之情， 情调性更强些， ‘闲寂’主要

体现为松尾芭蕉俳谐的审美情趣”［12］。均表现了人

由于物质和精神需求无法满足产生的苦恼情绪浸

透到心灵时的情感体验。茶道， 即通过饮茶陶冶情

操、 修身养性， 其内容包括茶技、 茶艺等， 后衍生

出茶道美学。  “和敬清寂”意指茶道四规， 即为人

平和、 处世恭敬、 品质清洁、 身心静寂之道。古人

品茶， 品的是清静、 恬澹之思。他们对待自然风物

和人生世相， 去除世俗杂念， 以孤寂之心情静观自

然人生， 这与佛道儒的“内省修行”相契合。正如贾

平凹所说： “中国的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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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创造体现了东方人的思维和感觉以及独特

的审美观。整体的、 形象的、 混沌的一种意象。汉

语的创造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和把握。

这一点， 从《易经》的方法最能领会， 也能从水墨

画、 茶、 棋、 中药、 武术、 气功等方面领会。”［20］ 茶
的味觉和视觉常为人所关注。中国历来赋予茶以

“苦涩”味的精神指向和美学价值， 将“涩味”作为茶

人的人格境界的评价尺度， 推动了涩味美学的形

成。涩味美学常被用于喻指人的品德品行， 喜爱

“涩味”的人， 其气质风度往往超乎常人。

中国茶道的精神核心是“和”， 品茶既是忙里偷

闲、 苦中作乐， 也是追求和谐安定之道。贾平凹的

散文《茶事》细述了对制作很粗、 形状不好、 包装简

陋却味道醇厚的陕青茶的偏爱， 讲述了邀友品茶， 
以茶会友、 修君子雅士之德。小说《山本》中陆菊人

担任茶行总领后， 方瑞义交给陆菊人一份黑茶制作

的工具单， 上面写了制茶的九大工序： 收茶、 开包

剁茶、 打吊、 端苛郎、 畅锅、 锤茶、 封茶、 晾晒、 堆
垛， 完整呈现了黑茶的制作方法。陆菊人、 井宗秀

等人曾与麻县长交流品茶一事， 先看贾平凹对泡茶

的描写： “水开了， 麻县长在茶砖上抠一撮在壶里， 
开始加进开水泡。第一泡， 汤水立即褐色， 漾着亮

气， 却泼去了再泡， 泡出的汤水倒入杯中， 是琥铂

色， 隐约闪泛着一种金色光华。”［6］301 “抠、 漾、 泼”

字生动形象， 阐释性的语言往往去除雕饰， 朴素无

华， 其慢悠悠的语言节奏带来清凉通透、 悠然自在

之感。再看麻县长对品茶的感悟：

你们喝惯了绿茶， 初次喝这茶可能不适应， 它

是越喝越顺口。绿茶不能久储， 黑茶却是讲究陈

久， 一年是茶两年是药， 三年以后就该是宝了。它

健胃消食， 利肠通便， 杀腥除腻， 夏天破热解瘴， 

冬天生津御寒。 《红楼梦》里有“该焖些黑茶喝”之

句， 知道《红楼梦》吗？苏轼知道不， 苏轼说从来佳

茗似佳人， 他是以茶比美女， 绿茶吧就像这位刘小

姐， 娇嫩婉约， 含羞恰人， 黑茶就如这位犹抱琵琶

半遮面又蕴含勃勃生机的总领掌柜， 洗尽铅华却历

经沧桑卓尔不群。［6］322

细品后方知清新的绿茶对比苦涩的黑茶更加

凸显黑茶的枯涩、 质朴、 雅素。麻县长偏爱饮黑

茶， 自嘲自己吃了睡， 睡了吃， 此外就是研究秦岭

的草木， 志在写下秦岭志， 如同《棋王》中王一生的

一生追求就是吃和棋， 体现出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

思想和禅味十足的人物性格， 彰显了茶道美学中

“以茶品人”的沉稳脱俗和涩味美学的精神指向， 可

见道禅思想与茶道美学的互动对麻县长人物性格

的塑造和人生态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贾平凹将茶道美学巧而化之融入人物品性的

塑造中， 语言蕴含着禅意诗趣， 体现出道禅自然玄

远的韵味， 充分体现了“寂”淡雅、 朴素、 枯寂的审

美趣味， 含蓄之美泛泛开来。茶器的古雅与品茶的

氛围形成和谐质朴的审美感受， 体悟心灵的归宿

感， 以求身心安顿， 突显出“复归于朴”的审美追

求。人们在品茶悟道的过程中达到形式和精神的

统一， 明了天地自然万物并生之理， 安于自然， 皈
依自然，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水流山动， 
一片空无幽玄， 物象浮动于虚实之间， 隐没于疏阔

余白之中， 感悟生命之道， 探寻生命意义， 传达主

观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寄托。贾平凹通过视觉与味

觉的对应调动人的感觉器官， 外部空间唤起人内部

空间的感受， 富有哲理性的语言引起人内心的呼应

和共鸣， 人被外部空间打动， 情感随之波动变化。

微言大义的笔法营构出恰适自然的闲寂之趣， 留给

人想象的空间， 不说透的含蓄之美， 个中全在暗

示。行文中语言种类多样， 参差不齐， “说话体” 
“对话体” “聊天体”的语言情调逐渐形成， 饮食文

化、 养生文化纷纷入场， 搭建纷繁复杂的人生舞

台， 说尽生活的万千色彩， 贾平凹正是通过寻趣尚

寂的语言风格开显了中国美学的独特韵味， 民族味

道浓厚十足。

3　神韵与幽玄之“韵”

古人有“闲情逸致”之说， 趣意盎然之际， 滋生

余韵之情， 韵味无穷。  “趣”和“寂”都追求言有尽

而意无穷的韵味余情之美， 审美情趣的可意会而难

以言传， 以“幽玄”为基调的“空寂”催生了“神韵幽

玄”的审美情调。  “神韵”在中国审美范畴体系内代

表着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 其美学特征表现为自然

传神， 清空淡远， 余韵悠长。清初诗人王世禛提出

“神韵说”， 关注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意境和含蓄蕴

藉的语言， 后逐渐形成一种诗歌美学体系， 与司空

图的“味外之旨” “韵外之致”， 严羽的“言有尽而意

无穷”等观念一脉相承， 即为虚、 为神、 为韵、 为
“无”。  “神韵”与同为东方美学的日本审美范畴“幽

玄”， 作为不同民族对待自然的审美态度， 在佛教

禅宗精神的影响下， 都侧重于营造一种意境美。但

二者审美风格上有所差异： “神韵”偏重于平淡清

远， 而“幽玄”倾向于幽深玄寂， 追求一种神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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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幽玄”是超然物外， 直下心之底层， 于扑朔迷

离之中捕捉和体味种种心灵机微。  “幽玄”作为日

本美学中以余情为核心的审美范畴， 其美学特征表

现为朦胧隐约、 含蓄悠远、 空寂余情， 只可意会不

可言传， 呈现出一种祥和宁静、 安闲美妙的境界。

就文学审美层面而言， 庄子“道在意外” “意在

言外”的道家哲学思想， 与“空白”说、 “文外之旨”

说等， 共同表现为作家的审美创造意在传达言不尽

意又得意忘言的审美境界。而“神韵” “幽玄”多用

于借景抒情， 追求“韵味” “余情”， 是一种境外之境

的含蓄美、 余情美。贾平凹正是借助于神韵幽玄的

语言营构幽远、 淡泊、 玄秘的意境美， 生发情感。

例如， 《太白山记》以实见虚， 为虚写实， 以虚为本， 
神异鬼怪， 魔化诡秘， 虚实相彰， 互为表里。这种

原始神秘的语言实践， 乃是中国美学最为推崇的意

境理论， 旨在营构空明灵透的境界， 打造“象外之

象” “景外之景”。  《山本》中井宗秀和陆菊人的对

话， 总是“遮遮掩掩”却又“互相敞开”。宽展师父以

尺八的吹奏代替口中欲说之言， 可谓是音乐上的

“此时无声胜有声”， 言有尽而意无穷。贾平凹试图

建构一种言不尽意、 得意忘言的美学之境。其描写

爱情的语言复杂多样， 既朦胧又直白， 既含蓄又热

烈， 既模糊又清晰。  《山本》中当陆菊人向井宗秀

挑明要培养花生做他的妻子时， 井宗秀说： “这事

我只听你的。”［6］328 陆菊人对井宗秀为她买的鞋正合

脚感到疑惑， 井宗秀说： “我往你脚上看了一眼， 就
知道该穿多大鞋的。”［6］323 陆菊人因井宗秀要杀阮家

十七人， 跑去城隍院劝阻， 井宗秀见到她说： “嘿

嘿， 你现在能一个人来城隍院寻我了！”［6］377 陆菊人

与井宗秀争论其成为旅长后不顾名誉之事， 井宗秀

说道： “不仅是眼里， 在我心里你是啥样的位置， 你
应该知道。是你给了我一把木锹， 有了风才扬场

的 ， 你 指 望 这 风 更 大 吧 ， 指 望 我 扬 更 大 的 麦 堆

吧？”［6］409 在情感的表达上， 有时越是含蓄的语言越

能够打动人心， 华丽的辞藻往往带有不真实感。井

宗秀和陆菊人的对话始终呈现出一种虚虚实实、 朦
朦胧胧的情感走向。其情感像水一样流散至骨子

里， 又像石头一样沉淀在心底， 若要挖掘， 便带有

淡淡的忧伤， 被掩埋却又不甘愿。

当陆菊人告知井宗秀胭脂地的“不一般”后， 
“井宗秀像一截木头戳在了那里， 而尺八声再次飘

来， 一时庙院里就像漫起了一层水”［6］30。以物喻

人， 缥缈的音乐携带着水波弥漫之象， 恍惚之间意

在表现井宗秀听到其未来不一般的虚幻感， 如梦境

一般， 尺八声的出现寓意着井宗秀的命运将发生重

大转折。井宗秀被关进县城大牢， 陆菊人让杨掌柜

父子前去探望后， 坐在院子里思量着他的命运走

向， 却发现“这时候天上起来火烧云， 瞬间把满院

子都照得红堂堂的”［6］36。红色属于暖色调， 使人联

想到热情温暖， 欢乐兴奋， 火烧云暗示着井宗秀会

成功脱险。贾平凹借助尺八、 火烧云等物象， 营造

出一种神韵幽玄的氛围之境， 其言外之意暗示着井

宗秀的命运走向， 提前让读者心领神会。日常生活

中陆菊人经常对着从娘家带过来的猫说话， 每一次

猫与陆菊人的对话都传达出其内心的真实感受。

当杨掌柜身故后被安置于灵堂时， 陆菊人拉着剩剩

说 了 句 ： “ 爹 ， 爹 ， 你 就 也 不 管 我 们 娘 儿 俩

了？！”［6］374 接着猫悄无声息地进了屋内， 站在杨掌

柜的灵床边， 突然地， 杨掌柜却坐了起来， 此时通

灵行为出现， 猫成为了杨掌柜的化身。陆菊人看到

后对花生解释道， 人死了猫是不能到跟前来的， 来
了会诈尸， 于是对猫说： “你看过了， 你去吧。”［6］374 
猫就又回到了原本待着的门楼瓦槽里。用猫的行

为举止代替人的心理活动， 看似与猫的对话， 实则

是陆菊人一直在与自己对话， 她内心无法对外人言

说的思绪、 对涡镇各种物事人事的感慨， 以及难以

言说的情感都凝聚其中， 弥漫着言不尽意、 空有余

情的情感氛围， 充斥着神秘之韵。由此可见， 神秘

玄妙、 空灵幽远的语言沾染着无言之美、 无语凝噎

之意， 幽深孤寂的情感凝结于世事皆变的历史

之中。

语言的冷暖色调影响着行文风格的生成。颜

色衍生出的情感常通过语言色彩的冷暖属性有所

体现， 冷暖色调基于人对生活的种种经验， 引发心

理联想。冷色调的语言常与冷静、 寒冷、 凉爽与悲

伤相关联， 暖色调的语言则常与温暖、 活力、 阳光

与希望相关联， 诸如贾平凹笔下常见的花草树木、 
青山绿水、 黑山白云、 夕阳远山、 落日黄花、 土壤

砖墙等， 都是情感表达的替代物， 神韵十足。  《古

炉》中常以物喻物， 以物喻人， 以人喻物， 将动植物

拟人化， 将人拟动物化， 万物皆处于动中。如描述

“响”的语句有： 墙上的木橛咔嚓就断了［21］； 哐啷一

响［21］； 踏上去嘎啦嘎啦响［21］2； 把天磨得咯吱咯吱地

响［21］3； 就成了一片嗡嗡轰响［21］3。  “……咔嚓、 哐
啷、 嘎啦、 咯吱、 嗡嗡”等都是拟声词， 这些自然界

的声音通过听觉系统被感知， 语言轻快灵动， 自然

灵性焕发勃勃生机。再如比喻、 拟人等修辞手法的

运用： 烟是蓝色的端端往上长， 后来就歪了， 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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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水中的草［21］3； 头上的疮掉了痂， 红哈哈的像烤过

的柿子［21］5； 树哗哗哗地摇叶子， 像鬼拍手［21］9； 猪仍

是一声不吭， 额头上挽起的皱纹像一堆绳索［21］9； 蜘
蛛背上的图案像个鬼脸［21］10……万物不再处于静止

状态， 富有动态性和画面感的语言构成了人与动物

之间的双向互动， 营造出神秘、 奇崛的冲击效果。  
《老生》中风景描摹处， 贾平凹大量使用动词： 一座

山像棒槌戳在天空［22］1； 上元镇的天空总是停着一

片云， 这云很白， 像拴着的一颗偌大气球［22］4； 风就

从窑门外往里进， 风进来是看不见的， 看得见的是

一缕缕云丝， 窑洞里有了一种异香， 招来一只蝴

蝶［22］6； 蝴蝶是飞出了窑门， 栖在草丛里， 却变成了

一朵花［22］6。  “戳、 停、 栓、 进、 招、 栖”等的炼字效

果使得文本充斥着自然简炼、 玄幽奇崛之风。  《秦

岭记》则以山水草木、 虫鱼鸟兽之名组建词汇， 物
象繁多， 文白夹杂， 字词凝练简约， 节奏优美， 旋
律和谐： “山为空间， 水为时间。倒流河昼夜逝着， 
水量并不大， 天气晴朗时， 河逐沟而流， 沟里多石， 
多坎， 水触及泛白， 绽放如牡丹或滚雪。”［23］3 声、 
韵、 调的和谐相生打造出流动性的音乐美感， 长短

句参差的语言文字营造出流动、 怪拙、 空灵、 玄妙

的意境， 类似于《边城》中“大鱼咬你”和“摘虎耳草”

成为翠翠与傩送爱情的象征， 语言意象成为情感的

代名词。一草一木、 一枝一花都象征着大自然的情

趣， 琐碎中找寻纯粹的自然美， 朴素中找寻单纯的

美感。  《老生》与《秦岭记》中字数行数的不均整、 
对句的反复出现、 朴素平和的字眼、 谦逊低调的语

气等， 都表现了贾平凹力图去掉多余的装饰， 注重

内敛质朴的色彩传达和情感输送。

音乐是贾平凹作品中语言节奏的重要线索， 如
秦腔、 埙、 孝歌、 尺八等。  “秦腔”以陕西关中方言

为基础， 语调高亢激昂， 语音生硬， 语气硬朗结实， 
小说《秦腔》语言整体性的声韵结构与“秦腔”异质

同构， 一般无二。伴随着人的情绪波动， 出现各种

秦腔唱段和剧目， 如白雪生子时夏天智激动地拉起

胡琴， 奏响秦腔； 狗剩含冤而死时， 夏天智播放《纺

线曲》表达悲伤情绪； 夏风与白雪离婚时， 夏天智

愤怒不已， 播放《辕门斩子》， 痛斥夏风； 夏天智临

终后与《秦腔脸谱集》一同入土安葬等。人的情绪

以音乐的形式流淌而出， 语言节奏顺势产生变化， 
身为“安魂曲”的秦腔功不可没。  《老生》中唱师为

墓生唱开路歌： “……一请金木水火土， 二请日月

星三光。三请天上玉皇帝， 四请四海老龙王。五请

本县城隍爷， 六请雷公电娘娘。七请财神和灶公， 

八请山上八金刚。九请孝家众宗祖， 十请阎罗和地

藏。各路诸神都请听， 引导亡者上天堂。”［22］202 墓生

因收红旗失足死亡， 唱师为其唱了阴歌， 望亡人安

息， 却因此丢失了工作， 小人物的命运多舛， 上级

领导的漠不关心， 唱师对此举愤懑情绪的表达一览

无遗。  《废都》中落拓文人周敏失意时反复吹奏的

埙乐： “可你闭上眼慢慢体会这意境， 就会觉得犹

如置身于洪荒之中， 有一群怨鬼呜咽， 有一点磷火

在闪。”［24］111 《山本》中反复出现的尺八： “当杨钟和

陆菊人在娘的牌位前上香祭酒， 三跪六拜时， 却从

怀里捧出个竹管来吹奏， 顷刻间像是风过密林， 空
灵恬静， 一种恍若隔世的忧郁笼罩在心上， 弥漫在

屋院。”［6］5 可见音乐作为小说的重要线索， 与小说

的整体情感基调一脉相承。音乐的声音层、 节奏层

和韵律层不仅起到了营构幽玄境界的作用， 还暗喻

着情感的高低起伏变化， 其音色悲婉、 凄凉又连绵

不绝， 古都思绪， 旧城遗风， 撩拨着心弦， 余音绕

梁。显而易见， 贾平凹正是在追求描摹现实生活本

色、 传神的同时， 不忘保持文学语言的生活化， 原
汁原味地还原事实， 将神韵幽玄的语言创构于人与

自然之间， 注入山河花草鱼虫， 使人感受到似雾似

烟、 幽远朦胧、 玄妙神秘的意味， 与大千世界互通

情愫， 互染色彩。

4　结　语

语言的“质感”在“形式美”上举足轻重， 文字的

质感体现为语言的质地。一是写实， 突出局部细

节， 重视对细部惟妙惟肖的真实表现； 二是写意， 
反映整体情形， 重视整体质感。通过类比、 诠释、 
留白等手法， 使语言留有想象的空间； 围绕感官描

写， 多用动词， 少用形容词， 富有冲击力和画面感。

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常将形容词转化为动词， 以动写

静， 避免假大空的语言质地， 其目的便是增强语言

的质感、 还原事实。把形容词改成具体数据、 事实

和细节之后， 文字的质感更加充实完整。因而贾平

凹不厌其烦地进行各种“闲话”和细节叙说， 解释现

象， 列举数目， 避免虚空写作。但这也容易导致读

者认为闲话语言过多， 细节繁琐勾连， 阅读效果琐

碎凌乱， 粗陋的性本能冲突过多等。

贾平凹通过语言的铺排解释抽象概念， 通过添

加不受限制的各类“闲话”， 以留有余韵， 以不停

歇、 不间断的诉说与抑扬顿挫， 形成紧凑密集的语

言节奏。将其形象化后， 产生了或粗糙生硬， 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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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深刻， 或真实流畅的语言效果， 借助因果循环讲

述人生哲理， 通过古今事例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故

而贾平凹的小说语言灵活多变， 在物我之间、 人与

自然之间， 调控音韵节奏， 转换叙述语调， 设置句

式结构， 其目的在于以语言展现人物性格， 推动人

物行为的发生， 深化主题思想的建构， 进而呈现出

古雅朴拙、 寻趣尚寂、 神韵幽玄的语言特征。

当语言的真实性和厚重感备受作家关注时， 文
章的质感自然亦随之提升。语言作为本体的存在， 
既是形式， 也是内容， 更是思想。贾平凹在描摹众

生相时， 彰显历史循环的流变， 记录地理风俗的变

迁， 这些富有中国气派的语言文字， 体现了贾平凹

对传统语言文化进行感应和转换的能力， 将思想内

化于文本， 外化于语言。贾平凹立足于本民族的历

史土壤， 通过语言的搭配与转换， 准确而精彩地呈

现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 以古鉴

今， 以今照古， 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照中感悟人生， 
不断开显民族精神， 弘扬和彰显中华文化传统。以

此观之， 古今融合的艺术视野为新时代文学的探索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语言的运用对作家书写现实人

生也发挥着凝聚时代经验、 时代美学和时代精神的

关键作用。在新时代文学面临新的转向之际， 保留

传统因子的写作亦不失为一种诗情和诗心的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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